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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金
17岁已有近百次的

舞台经验

在出发去热那亚前，章奥哲
和同门“小师叔”黄蒙拉吃过一次
饭。章奥哲的老师何弦和黄蒙拉
都是上海音乐学院“大先生”俞丽
拿教授的弟子，两人感情很好。

吃饭时，章奥哲有点懊恼，因
为他刚刚从仙台小提琴赛拿了第
三名回来。“我跟黄老师说，没能
复刻您当年的‘操作’。”2001年，
黄蒙拉在仙台拿到金奖和观众
奖，随即出征帕格尼尼小提琴赛，
再度拿下金奖。24年后，章奥哲
的参赛计划也是如此。

他的忐忑，更多是来自比赛
的名头。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是
世界最著名的小提琴赛事之一，
因为对选手要求很高，历史上出
现过很多次第一名空缺的情况。
何弦和章奥哲师徒俩的备赛计划
很充分，提前一年就在练习，“练
习时间很长”；上音的“大中小一
贯制”人才培养计划更是提供了
充分的支撑，学校的交响乐团和
他进行了多次室内乐和协奏曲的
合作，上音附中的小音乐厅“一借
就能借一晚上”，“其他选手很难
有这样的机会，很多选手会输在
舞台经验不足”。

但真的踏上这座意大利的
历史文化名城之后，忐忑很快消
失不见——赛事本身，跟他参加
过的其他赛事，并无太多不同。

“我和何老师说，只要过了第一
轮，就有70%的把握进决赛。”这
几年来，他的演出次数已有近百
次，整个赛事的曲目，他绝大部
分都在其他赛事中演奏过，第一
轮的曲目除了一首巴赫，别的都
是他的“比赛初体验”。

这种内心的小波澜只有当
事人能体会，因为在外人看来，
17岁的章奥哲台风已经沉稳得
不像话。这当然得益于他丰富
的舞台经验。早在2023年他才
15岁时，他就已经挺过了竞争压
力更大的金钟奖，成为这项赛事
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有人
觉得，金钟奖比赛和帕格尼尼比
赛对他的压力，很像乒乓球、跳
水等国家队选手参加全运会和
奥运会的区别。

忙碌的何弦教授选择了让
弟子独自去闯欧洲，要不是欧盟
规定未成年人不得独自入境，章
奥哲甚至不用带上他客串后勤
保障的爸爸。赛事组委会给选
手配置了练琴的琴房，可以比酒
店练琴时间更长，但章奥哲在规
定时间到了琴房之后，发现过于
松弛的意大利人，甚至还没来开
门。“没什么问题，酒店允许的练
琴时间，也够了。”

适应能力强的年轻人，觉得
一切都很顺利，“运气也很好，我
的比赛时间抽签都是抽的下午
四五点钟”。加上何弦教授在大
后方看他每一条比赛视频，细致
地为他在下一轮曲目上做好建
议标记，章奥哲最终笑傲帕格尼
尼赛，并在闭幕式音乐会上奏响
了帕格尼尼生前使用的名琴
——“大炮”。

这，是赛事极具象征意义的
一刻，亦是章奥哲职业之路的里
程碑。

成长
他和传统意义上的

天才不一样

章奥哲的夺冠历程，何弦和
很多业界前辈的评价都比较统
一：很稳。一如他一路走来给人
的感觉。

2008年，章奥哲出生在安徽
合肥。他父母都不是搞音乐的，

“就我爸爸爱唱点歌，还是通俗
歌曲”。他开玩笑说家里算是一
个“隔代传承的”音乐世家，他的
舅爷爷刘新华是原合肥市歌舞
团的小提琴手，大姨奶也拉琴，
舅奶奶和奶奶都是二胡演奏员，

“我从小拉琴是舅爷爷教的”。
刘新华的教学方法，和外面

的琴行完全不同。启蒙时期，章
奥哲拉空弦，随后就是卡尔·弗
莱什音阶，接着就拉练习曲，基
础打得很好，“但主要是让手指
跑得起来，音准音色都不管”。
于是，到他9岁的时候，刘新华说

“你该去上海找名师了”。
他被推荐给了何弦教授。

何教授听完他的演奏，很感兴

趣，现场“打分”：“左手100分，右
手……0分！”何弦收下了这个独
特的弟子，几个月的观察后，他
建议章奥哲考上音附小，正式走
专业路线。因为他觉得，这个小
孩“和传统意义上的天才不一
样”，拉琴时特别专注，指出来的
问题也能马上改正，“不像有的
小孩，下周再来时，还是这个问
题，老师甚至都会忘了自己到底
有没有指出过这个问题”。

和所有的琴童家庭一样，章
奥哲也遇到了“走哪条路”的人
生选择。练琴需要每天保证时
间，肯定会影响文化课，“妈妈一
开始想让我文化课不要丢”，但
何弦一句话打动了所有人：“文
化课很好的话，他能不能考到合
肥第一、安徽第一？但如果走专
业路线，他有望是全国第一。”

何弦的这句“可以全国第
一”，让章奥哲的家庭下定决心，
开始全力托举。为了陪读，当医
生的爸爸辞去了合肥知名医院
的工作，来上海找了家私立医院
上班。一切都如何弦所料，拥有
超强执行力的章奥哲仍然会玩
手机游戏，但手机设置了未成年
人保护模式，一到时间就断网，
小孩子愤愤不平地扔掉手机后，
又能马上专注于练琴。

“以前我爸爸一直盯着我练
琴，现在他已经不管了。”章奥哲
说，自己已经长大了。

未来
一夜之间有了

职业演奏家的自驱力

接受本报专访前，章奥哲正
在向何弦教授汇报：“帕格尼尼

赛事组委会那边来邮件了，定了
明年欧洲巡演的时间。”两个人
开始盘算起时间来——对尚未
成年的章奥哲来说，年少成名，
意味着学业和职业的冲突在所
难免。

但年少成名，也让章奥哲似
乎在一夜之间长大了。金钟奖
一战成名后，何弦已经郑重地告
诉弟子：从此你要走上社会了，
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需要
有更多的自驱力了。在热那亚
参赛时，他每天练完琴就开始自
学数学，“每天必须挤一些时间
学习，否则很多要学的累积在一
起，就学不好了，现在考大学，文
化课分数要求不低的。”

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生涯开
启之前的“准职业”规划，何弦已
经帮章奥哲规划好了。2028年
之前，将是他的密集参赛期，美
国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国际小提
琴比赛、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大

赛、芬兰的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
比赛、比利时的伊丽莎白女王音
乐比赛等世界级比赛，都在他的
备赛计划内。但具体的细节，何
弦很多都让章奥哲自我规划。

今年国内的演出，除了上音
为包括他在内的优秀学子举办
的音乐会，还包括了将要和余隆
总监合作的2026上海新春音乐
会，他将演绎克莱斯勒的《中国
花鼓》以及上音作曲家陈钢的
《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后者
也正是他今年在帕格尼尼比赛
中的曲目之一。明年欧洲巡演
的场次从4月份的伦敦音乐会开
始，“但大部分集中在六、七、八
月份，我正好放暑假，时间冲突
会少一些”，章奥哲一边说，一边
开始考虑自己回邮件的内容，

“何老师还在带下一批的苗子，包
括明年要考附小的学生，不可能
天天帮我回邮件，我就自己回”。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
惰寸功。他现在的烦恼，已经变
成了练琴时间减少，“获奖之后
在台上就不能拉错了，一拉错肯
定会在各个网络平台上被骂”。
尽管总有“自来水”帮这位可爱
的少年去跟批评者辩论，但他仍
然会很认真地看各种批评。“被
骂肯定会略有一点不舒服，但有
些批评确实在点子上，就像有人
说我这次帕格尼尼比赛右手不
行，过紧了，结果一群网友批评
他，我就觉得他说得对，后来我
接受采访时还特意提到了这个
问题，说右手是我急需继续改进
的问题。”

练琴时间少了手会生，但练
琴时间变少或将成为职业选手
的必然。对此，章奥哲说：“很多
地方手没记忆了，但是我觉得依
靠脑子，还是可以让它保持在一
个比较稳定的水平，就是可以去
理性地考虑和看待这个曲子。”
他觉得，这正是即将开启的职业
生涯，带给他的深层次思考。

从小提琴演奏家帕格尼尼的故乡——意大利热那亚回来后，17岁的章奥哲，有了一些小小的
烦恼。他没多少时间练琴了，“有很多的排练、演出和采访，我非常头疼”。没时间练琴很可怕，一
是现在演出“有很多人盯着”他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这让他会有点不好意思花时间在“很喜欢”但
又有点菜的手机游戏上，琴都没空练了，还要玩游戏？时间瞬间蒸发，是因为一个多月前在热亚那
举行的第58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决赛中，这位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高二的少年拿下了
金奖及最佳帕格尼尼协奏曲演奏奖，成为第五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演奏家。 青年报记者 陈宏

章奥哲在上音建校98周年音乐会上演奏。 受访者供图

章奥哲

章奥哲和老师何弦。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专访帕格尼尼金奖得主章奥哲

十七岁少年和他追逐的梦


